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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始於二次大戰後。二次大戰後，許多蒙古學者前往

美國避難，而成為美國蒙古學發展的先驅。由於這些學者的努力，美國的蒙古

學研究曾經盛極一時。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並沒有能夠隨著

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蒙古學在美國發展上的困

境，在於其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主要是受限於冷戰時期

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類所造成的。因此目前美國蒙古學發展的重點，在

於如何在既有的學科分野下，找到自身的著力點而持續發展。目前除了持續既

有的蒙古帝國史與相關阿爾泰學研究外，美國蒙古學的發展趨勢在於：1. 以藏

傳佛教為主題，與內陸亞洲佛教文化圈和佛教研究建立緊密聯繫；2. 以中國近

現代邊疆史為主題，與東亞研究進行連結；3. 以社會主義發展為主題，與俄屬

中亞研究結合；4. 以俄國境內的蒙古人為主題，與俄國研究進行結合；5. 以絲

路為主題，探討中國與內陸亞洲的文化交流史；6. 以當代蒙古為田野地點，開

展有關蒙古的社會科學研究。

 

關鍵詞：美國、蒙古學、內陸亞洲、藏傳佛教、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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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的主題為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然而在討論這個課題之前，

首先必須釐清何謂美國蒙古學。廣義來說，美國蒙古學包括了數個不同的學術

群體，其關注與興趣有可能彼此重疊。但是就學科上而言，大部分是屬於蒙古

學以外的學科，而且可能也不把自己視為蒙古學研究者。

首先，在美國，蒙古帝國史被視為是傳統的蒙古學研究課題。其研究領域

包括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草原帝國史。但是這樣的研究是否能夠被視為是美國蒙

古學的一部分，卻是相當令人質疑的。首先，大多數的研究者不見得懂蒙文，

而多半仰賴中文、波斯文與其他非蒙文史料。
1

此外，其研究也不見得關注蒙

古帝國內部的蒙古人，而是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其他民族，如漢人、波斯人與阿

拉伯人等。最後，這些學者傾向將蒙古帝國放在世界史或是其鄰近民族的歷史 

（例如中國、伊朗或俄國），而非蒙古史的脈絡來理解。這些學者大多數也不

見得認為自己為蒙古學者。即便如此，他們的學術成就仍舊具有無可忽視的重

要性。
2

另一群美國學者則是研究俄國與中國的蒙古族。這群學者多半隸屬於歷史

學或是人類學，而非蒙古學，例如William R. Jankowiak、
3

Dee M. Williams，
4

與

Michael Khodarkovsky（1955-），
5

前兩者研究中國人類學，後者研究俄國邊疆

史。雖然他們不是蒙古學者，不過他們的研究仍然值得蒙古學研究者參考。

最後一群學者是研究當代蒙古國的社會科學家或是政策研究者。他們也不

1　例如研究蒙古時期的中東史學者David Morgan (1945- ) 就曾經表示研究蒙古帝國史最重要的語言是中文與波斯文，而
非蒙文。參見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Secon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7), 2.

2　這些學者包括了Thomas Allsen、Thomas Barfield、Hodong Kim、 David Morgan、Donald Ostrowski、Peter 
Purdue、David M. Robinson與David Curtis Wright等人。

3　William R. Jankowiak的田野地點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他研究的是中國城市中的性、死亡與階層，但涉及都市蒙古
人。雖然他認為生活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在生活習慣上已經與漢人無異，不過由於自我認知上的不同，漢蒙認同的差
異仍然存在。參見William R. Jankowiak, Sex, Death, and Hierarchy in a Čhinese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Dee M. Williams的田野地點在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阿什罕蘇木。他研究的是內蒙古的草場圈地與環境侵蝕。他主
張中國的官方論述認為蒙古牧民過度放牧而導致沙漠化，而這樣的批評又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以便將其批評合法化。
但蒙古牧民的基層聲音卻被中國官方所忽略。參見Dee M. Williams, 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Č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Michael Khodarkovsky研究卡爾梅克蒙古與沙俄之間的關係史，特別著重於阿玉奇汗與沙皇彼得一世以及後來土爾扈
特蒙古回歸清朝的歷史。參見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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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的研究屬於蒙古學，而是教育學與經濟學等，例如IvetaSilova、Gita 

Steiner-Khamsi，
6

與Keith Griffin。
7

這些學者通常不懂蒙古語文，也不使用蒙文

材料。即便如此，這些研究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代蒙古國。

因此，在本文中對於美國蒙古學的定義將沿襲Atwood的看法，定義為在

美國學習並使用蒙古語文或是透過與蒙古人的互動經驗以從事與蒙古相關的研

究。
8

在這個定義下，雖然能夠被視為美國蒙古學者的人數將會大為減少，但是

仍然不失為一個適當的定義。
9

以Robert A. Rupen（1922-）為例，雖然他本身

不懂蒙文，但是由於他本身曾於1959年訪問蒙古，並且深受蒙古學者以俄文發

表的研究成果所影響，因此仍然可以被視為美國蒙古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下，本文首先將疏理二次大戰前的蒙古相關研究，接著簡單介紹二次大

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美國蒙古學傳統與譜系，最後討論冷戰後的美國蒙古學發

展，並總結近年來的發展趨勢。

貳、二次大戰前美國的蒙古相關研究

在美國，自二十世紀初起已有從事蒙古相關研究的學者。例如 Jeremiah 

Curtin（1835-1906）的蒙古相關研究，在他過世後於1908年由其遺孀陸續整理

出版。Berthold Laufer（1874-1934）於1907年受美國芝加哥市的圖書館之託，

蒐集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獻。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於1920年代在

中亞與蒙古也進行過一系列的實地考察。Ferdinand D. Lessing（1882-1961）於

1936年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開設蒙語課程。
10

然而這些研究都沒

6　IvetaSilova任教於理海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教育學系，Gita Steiner-Khamsi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比較與國際
教育系。兩人研究非政府組織、全球化對中亞 (包括蒙古) 教育改革的影響。參見IvetaSilova and Gita Steiner-
Khamsi, How NGOs React: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Caucasus,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Bloomfield, CT: Kumarian Press, 2008).

7　Keith Griffin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經濟學系，研究蒙古的經濟轉型
與脫貧政策。參見Keith Griffin ed., Pover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Mongolia (London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overty Reduction in Mongolia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8　Christopher P. Atwoo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S.A.,” Lecture given at 
Dankook University, Yongin, Gyeonggi Province, South Korea, October 29, 2008.

9　本定義包括了不在美國學習但在美國從事蒙古學研究者，例如Nicholas N. Poppe與Denis Sinor等學者。但不包括曾於
美國學習但目前並不在美國從事蒙古學研究者，例如蕭啟慶與洪金富等學者。

10　有關二次大戰前的美國蒙古學傳統，參見貢布扎布 (John GombojabHangin)，〈美國蒙古學研究簡介〉，海日罕譯，
《蒙古學資料與情報》（呼和浩特），第二期（1988）：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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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讓蒙古學在美國制度化。美國有關蒙古學研究的學術機構主要是在二次大戰

後才陸續建立，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事實上是始於二次大戰

後。
11

這點與英、法、德、俄、日等國相較甚晚。這也許與美國缺乏如前述各

國與蒙古在殖民或地緣政治上的利益有關。

叁、美國蒙古學的建立與興盛

二次大戰後，許多歐洲的蒙古學家以及中國的蒙古知識份子為了避免遭

受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迫害，紛紛前往美國避難。這些人後來成為美國蒙古學

發展的先驅。其中，歐洲的蒙古學家以俄籍Nicholas N. Poppe（1897-1991） 

與匈牙利籍Denis  S inor（1916-2011）為代表。而蒙古知識分子則以喀爾喀

蒙古人DilowaKhutugtu（1884-1964）、察哈爾蒙古人John GombojabHangin

（1921-1989）、達斡爾蒙古人UrgungeOnon、喀喇沁蒙古人 Jagch idSe  hin

（札奇斯欽，1917-2009）以及科爾沁蒙古人Ünensechen（Kuo-y iPao包國

義，1919-）等人為代表。這群蒙古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與德王

（Demchugdongrob, 1902-1966）的內蒙自治運動有所牽連。此外再加上美籍蒙

古學家Owen Lattimore（1900-1989）、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 

與比利時籍神父Antoine Mostaert（田清波，1881-1971）等人。

Lattimore可說是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奠基者。他的《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

已經成為研究中國邊疆史的經典之作。
12

在他卸任蔣介石顧問返美之後，與

DilowaKhutugtu、John GombojabHangin以及UrgungeOnon合作，在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佩吉國際關係學院（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首先創立了美國第一所蒙古學中心，然而，

由於1950年代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高漲，Latt imore被指控為共產黨同路人，因

而被迫離開美國，並且與UrgungeOnon合作，在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重新建立蒙古學研究的據點。而剛萌芽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蒙古學中

11　Atwoo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S.A.”.

1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Č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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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因此停頓下來。他赴英之後仍然繼續從事蒙古學研究，並出版了《蒙古的

民族主義與革命》與《游牧民與人民委員：回訪蒙古》等書。
13

但是，這些作

品充滿對當時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溢美之辭，以至於被認為立場過於偏頗，因此

並未對後來的蒙古學研究產生很大的影響。

Lattimore的出走對美國蒙古學研究而言只是暫時的挫折。因為後來在美國

東西岸與中西部的著名大學中，蒙古學研究仍然持續蓬勃發展。當時有Cleaves

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遠東語文系（Depar 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1946）、Poppe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1949），以及Sinor

在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創立烏拉爾與阿爾泰學系（Department 

of  Ural and Altaic Studies）（1965）。由於這些學者的努力，美國的蒙古學研

究開始站穩腳步。由於之後在美國蒙古學界中，以Poppe與其門生在華盛頓大

學的成就最為重要，因此以下首先針對其工作進行介紹。

Po p p e原先在俄國就已經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學家。為了躲避俄共的迫

害，他於1942年逃至德國，後於1949年移民到美國。在進入華盛頓大學遠東

與俄羅斯研究所任教後，其貢獻在於將俄國與德國的阿爾泰學傳統引介到英

語學界。
14

Poppe與藏學家TurrellWylie（1927-1984）、漢學家Herbert Franke

（1914-2011）和勞延煊合作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蒙古學者，其中包括了Robert A. 

Rupen、
15

John R. Krueger（1927-）、
16

James E. Bosson，
17

與Paul Buell等人。
18

Henry 

13　Owen Lattimore,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Owen 
Lattimore,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4　有關Poppe的主要著作，參見Nicholas N. Poppe,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4);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Seura, 1955);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the ’Phagspa Script,trans. and ed. John R. Krueger(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7); Buriat Gramm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0);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5); and The Twelve Deeds of the Buddha: a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Lalitavistar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15　Robert A. Rupen, “Outer Mongolian Nationalism, 1900-191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4).
Rupen後來在北卡羅萊納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任教，但是其研究後來轉向共產政權的比較研究，而
非蒙古學研究。北卡羅萊納大學也從未成為美國蒙古學研究的中心之一。

16　John R. Krueger,“Poetical Passages in the Erdeni-yin Tobci, a Mongolian Chronicle of the Year 1662 by 
SaγangSece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0). Krueger早期曾經與丹麥籍蒙古學家KaareGrönbach
於1955年合作翻譯了後者的《古典 (文學) 蒙文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Literary) Mongolian: 
Introduction, Grammar, Reader, Glossary) 。由於他精通德文與在哥本哈根求學的經歷，因此他不僅僅只是Poppe
在美國的學生，他還將德國蒙古學的傳統引入美國，並且將許多非英文的蒙古學研究翻譯為英文。他的研究專業領域
主要在於西蒙古研究，包括了卡爾梅克與衛拉特。關於其人其事，參見William Rozycki, ed., John R. Krueger: A 
Bibliography (Bloomington: Eurolingua, 2001). 

17　James E. Bosson, “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 the Subha.sitaratnanidhi of SaSkyaPa.n.dita in Tibetan 
and Mongoli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5).

18　Paul Buell, “Tribe, Qan and Ulus in Early Mongol Čhina: Some Prolegomena to Yüan Histo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7).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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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chwarz（1928-）在1963年於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獲得

政治學博士後，曾赴華盛頓大學任教數年，並視Poppe為良師益友。
19

另外，

Ünensechen後來也進入華盛頓大學，並於1961年以《蒙古秘史》第九章的譯註

獲得碩士學位。後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中文與蒙文，並且與Bosson合

作出版了數篇有關科爾沁蒙古語言與文化的論文。
20

然而，在Poppe過世後，華盛頓大學並未延續蒙古學研究的傳統。Pau l 

Buel l是這個體系中所培養出的最後一位博士。後來這些Poppe的門生先後離

開了華盛頓大學，Bosson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任教，Krueger在印第安納大學執教，Schwarz與Buell則到了西華盛頓

大學（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Bellingham）。

印第安納大學的蒙古學研究則是由Sinor創立的。他曾於1939至1948年間

追隨著名法國漢學家Paul Pelliot（伯希和）學習蒙古與突厥語文和歷史。並且

於1948至1962年間在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東方學院執教，

最後於1962年來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並於1965年創立烏拉爾與阿爾泰學系，

後於1993年改名為中央歐亞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US）。1967年又創立了亞洲研究所（As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1979年改名為內陸亞洲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後

於2006年以Sinor命名為塞諾內陸亞洲研究所（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另外，1962年美國政府將國家烏拉爾與阿爾泰語言

與地區中心（Uralic and Altaic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自哥倫比亞大學遷

到印第安納大學，並於1981年更名為國立內陸亞洲與烏拉爾資料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此外，他又聘請了

Krueger以及Hangin來到印第安納大學。可以說是Sinor一手將印第安納大學打

造成美國內陸亞洲與蒙古學研究的重鎮。

Hangin在Lattimore赴英之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攻讀碩士，後以Injannashi的《青史演義》（KökeSudur）研究於1970年獲印第

19　其首部專著是有關中國邊疆地區的領導模式研究。參見Henry G. Schwarz, Leadership Patterns in Čhina's 
Frontier Region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64).

20　Kuo-yiPao, “Marriage Customs of a KhorČhi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9 (1964): 29-59; 
“Family and Kinship Structure of the KhorČhin Mongol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9 (1964): 277-
311; “Child Birth and Child Training in a KhorČhin Mongol Village” MonumentaSerica, vol. 25 (1966): 
406-439; and “The Lama Temple and Lamaism in Bayan Mang” MonumentaSerica, vol 29 (1970): 659-684.

專
論



《
蒙
藏
季
刊
》‧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三
期

92

安納大學博士學位。
21

最後他留校任教，並且擔任印第安納大學的蒙古學教授。

在S ino r等人的合作之下，培養出了許多出色的門生，包括了La r r y  W. 

Moses、
22

Stephen A. Halkovic, Jr.等人。
23

然而在Krueger由於道德瑕疵而離開印

第安納大學後，著名匈牙利蒙古學家György Kara（1935-）受印第安納大學之

邀，成為其繼任人選。
24

Kara、Poppe與Mostaert等非美籍蒙古學家後來皆定居

在美國，這也是美國蒙古學的一大特色。

哈佛大學的蒙古學研究獨立於美國其他的學術機構之外。其源起可以追溯

至二次大戰以前。這些特點都和美國境內絕大多數的研究機構不同。哈佛大學

的蒙古學研究以Cleaves與Mostaert兩人為中心。Cleaves曾獲得獎學金前往巴黎

追隨伯希和學習，1941年由於戰爭被迫回美，獲得博士學位後於1946年進入哈

佛大學遠東語文系，該系後於1972年更名為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49年後Mostaert赴美，然而他從未

擔任過任何學術教職。他與Cleaves兩人合作整理了許多的蒙文文書與碑銘。然

而Cleaves的工作主要專注於歷史語言學（philology）上，似未受到Mostaert豐

富的民族志經驗啟發，而轉向研究當代蒙古歷史與生活。

Cleaves培養了數名優秀的門生。其中最有天分的Joseph F.  Fletcher,  J r. 

（1934-1984）不幸於1984年因癌症早逝。作為東亞研究的一部分，哈佛大學

的蒙古學家多半能夠掌握中文與日文，這也是他們的一項優勢。例如David M. 

Farquhar（1927-1985）是少數能夠掌握日文研究的美國蒙古學家，
25

但可惜的

是其關於清代蒙古行政制度的博士論文未能出版。在Cleaves過世之後，其遺缺

先後由其門生Elizabeth Endicott、
26

專研匈奴與滿洲的印第安納大學博士Nicola 

Di Cosmo（1957-），
27

以及現任專研滿洲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Mark C. 

21　John GombojabHangin, “The Literary Position of Injannasi'sKökeSudur (The Blue Chronicle)”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0).

22　Larry W. Moses, “Revolutionary Mongolia Chooses a Faith: Lamaism or Leninism”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23　Stephen A. Halkovic, Jr., “Studies in Oirat Histori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Xalimaqxâdiyint
uujiyigixurâjibicigsentobciorosibai”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24　Kara曾對筆者透露，當初在Poppe過世後，華盛頓大學曾有意聘請他為其繼任人選，但是由於當時美蘇之間的政治情勢
仍然緊張，最後匈牙利政府並未核發簽證給他，因此未能成行。

25　David M. Farquhar, “The Ch’ing Administration of Mongolia up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26　Elizabeth Endicott,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Yüan Čhin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27　Nicola Di Cosmo, “Inner Asia in Čhinese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Hsiung-nu in the Shih Chi”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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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接任。
28

另 外 ， 哈 佛 大 學 於 1 9 7 2 年 秋 季 成 立 了 內 陸 亞 洲 與 阿 爾 泰 學 委 員 會 

（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這是一個跨學科與領域的學

程，研究範圍近似於印第安納大學的中央歐亞研究系。但是該學程並沒有專

職的教授，師資來自於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近東語言與文明系、人類學系、

梵文與印度研究系、俄國研究系等。但自從Cleaves過世，其後繼者Elizabeth 

Endicott離開哈佛大學之後，迄今該學程並沒有從事蒙古學研究的教授。

在這波美國蒙古學興起的浪潮中，蒙古族學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

JagchidSe hin。他於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一同來臺，並且在國立政治大學復校

後出任首任邊政研究所所長，建立了臺灣的蒙古學研究傳統。後於1972年赴

美，於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任教，並且與Paul Hyer教授保

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他在美國出版了《蒙古文化與社會》、
29

《一位活佛的

傳記 : 末代甘珠爾瓦 呼圖克圖的自述》、
30

《長城沿邊的和平、戰爭與貿易：

兩千年來游牧民族與中國的互動》、
31

《末代蒙古王公：德王的一生及其時代 

(1902-1966) 》等書。
32

另外，其《蒙古學論文集》也於1988年出版。
33

這些書多

半都有中文版。他也是在美國學界最活躍的蒙古族學者之一。

在二次戰後，部分卡爾梅克蒙古難民也在美國紐澤西州落腳。其中最出名

的學者是ArashBormanshinov（1922-）。他編著了《卡爾梅克語手冊》。
34

另外

也發表了數篇關於卡爾梅克蒙古人的論文。

前述的幾所美國大學，包括了華盛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哈佛大學、西

華盛頓大學，以及楊百翰大學，基本上就是1970至80年代的美國蒙古學中心所

在。

28　Mark C. Elliott, “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Čhina, 1644-176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3).

29　JagchidSeČhin and Paul Hyer, 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79).

30　JagchidSeČhin and Paul Hyer, A Mongolian Living Buddha: Biography of the KanjurwaKhutughtu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31　JagchidSeČhin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Č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　JagchidSeČhin, The Last Mongol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33　JagchidSeČhin, Essays in Mongolian Studies (Provo, Utah: David M.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8).

34　ArashBormanshinov, Kalmyk Manual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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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 i ty）。1950年代末

期，美國政府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烏拉爾—阿爾泰學研究計畫，但是由於

經費不足，隨即於1962至63年停辦，並且轉移至印第安納大學。原先在哥倫比

亞大學的John C. Street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語言學系服務至退休。
35

自

始至終，哥倫比亞大學從未建立過獨立的蒙古學學程。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的

蒙古學者包括了Henry Serruys與Morris Rossabi。Henry Serruys與Mostaert一樣

都是天主教聖母聖心會（C. I. C. M.）的神父。Serruys於1955年獲得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主要研究明代蒙古史。
36

Hangin在赴印第安納大學前，也曾在哥倫比

亞大學攻讀碩士。至於Rossabi，他於197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37

後來在紐

約皇后學院（Queen ś College）與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的研究包括了中國與

蒙古史，但是其研究鮮少使用蒙文材料。
38

綜上所述，美國蒙古學在1960至1980年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這主要是由

於美國政府挹注資金，在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機構。另外加上許多國外的蒙古學

家與蒙古族學者移入美國的關係。

肆、後冷戰時期的美國蒙古學研究

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並沒有能夠隨著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

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首先是許多機構的主要蒙古學家在這個時期退

休或過世，老成凋零。除了印第安納大學以外，包括Poppe與Cleaves等人都先

後過世。一方面，印第安納大學努力維持傳統的蒙古學研究以及古典蒙文與現

35　John C. Street的專業為普通語言學，但也從事阿爾泰比較語言學研究。曾出版The Language of the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7) 與“On the 14th Century Punctuation of 
Mongolian in the Yüan-chao pi-shih,” Occasional Papers, no. 12 (Bloomington: Mongolia Society, 1986).

36　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Č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5). 

37　Morris Rossabi, “Ming Čhina’s Relations with Hami and Central Asia, 1404-1513: A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Čhinese Foreign Policy”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38　Morris Rossabi, Č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 Morris 
Rossabi ed., Č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Voyager from Xanadu: Rabban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Čhina to the West (New York and Tokyo: Kodansha America, 1992). 其最新編著的書籍是蒙古與世界史的讀本
The Mongols and Global History: A Norton Document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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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蒙文的教學。近年來自印第安納大學畢業的蒙古學博士取得較大成就的，要

數Johan Elverskog。
39

但在其他地方，研究蒙古學相關課題的學生與其他地區

或學科的連結更為緊密。即便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其他學系（例如人類學或歷史

學） 也不例外。
40

此外，在美國仍有其他來自蒙古國、中國內蒙古等地的蒙古族學者。然

而，只有極少數人最後留在美國任教，例如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人類學系的ManduhaiBuyandelger。
41

而曾在麥

克雷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人類學系的NaranBilik（納日碧力戈），
42

以及曾任教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人類學研究學程的

UradynErdenBulag等人，後來也都離開美國。
43

而且這些學者多半屬於特定學科 

（例如人類學），並不受美國蒙古學的傳統所影響。

美國學者與國外蒙古學者的合作也仍然持續進行。例如Nicola Di Cosmo與

DarijabBor jigin（達力扎布）就合作編譯了有關明末清初的滿蒙關係的檔案資

料。
44

蒙古學在美國發展的困境，主要在於蒙古學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

立的學科。這主要是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類所造成的。

以二次大戰後所設立的研究機構為例，除了印第安納大學以外，其他的蒙古學

研究機構都是依附於東亞、近東、或俄國等區域研究之下。例如前述華盛頓

大學的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學的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在這種情況

下，有關蒙古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缺乏專門的研究機構。而以蒙古學為專業的

39　Johan Elverskog, “Buddhism, History and Power: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Mongol 
Identity”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0).

40　這些學科包括了俄國少數民族研究、人類學、經濟轉型與教育社會學，參見SherylynBriller, “Whom Can I Count 
on Today? Contextualizing the Balance of Family and Government Old Age Support for Rural Pensioners 
in Mongolia” (PhD diss.,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2000); Katherine Metzo, ‘It Didn’t Used to 
Be This Way’: Households, Resourc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unka Valley, Buriatia, Russian 
Federation”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3); Amy Moore, “Life Skills Education in Mongol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yoming, 2010).

41　BuyandelgeriynManduhai, “Between Hearth and Celestial Court: Gender, Margin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hamanic Practices among the Buriats of Mongoli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42　NaranBilik並未在美國受教育。他於1989年獲中國中央民族大學語言民族學博士，但曾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博士後研
究。現已離美，任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職研究人員。

43　UradynErdenBulag於1993年獲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劍橋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Reader) 。其研究包括蒙古
國的民族主義與與內蒙古的族群政治。主要代表著作為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The Mongols at Č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與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Čhina's Mongolian Frontier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44　Nicola Di Cosmo and Dalizhabu (Darijab) Bao,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A 
Documentary History(Leiden: Bri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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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也很難在印第安納大學之外的機構找到教職，單以印第安納大學畢業的蒙

古學博士為例，包括了Thomas Ewing、Samuel M. Grupper、William Rozycki、

Bruce Lippard、Robert K. Doebler等人，都未能在美國的大學得到長俸教職。
45

印第安納大學也是唯一一所設有蒙古文學教席的美國大學。

如果說，印第安納大學至今是美國唯一仍然維繫著二次大戰後蒙古學傳統

的研究中心，一點也不為過。現今印第安納大學的中央歐亞研究系仍然開設古

典與現代蒙古語文課程，同時在暑期斯拉夫、東歐與中亞語言工作坊（Summer 

Workshop in Slavic,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SWSEEL）中也

開設有初級與中級現代蒙語的課程。原先的美國國立內陸亞洲與烏拉爾資料中

心與塞諾內陸亞洲研究所也仍然持續運作中。另外，自1961年成立至今已滿50

周年的蒙古學會（Mongolia Society）也位於印第安納大學。每年舉行的中央歐

亞研究研討會（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onference），迄今已舉行了18屆，也

都有蒙古學相關的小組討論或論文。另外還有其他蒙古學相關的學術演講與研

討會舉行。可以說，印第安納大學擁有目前美國大學中最大的蒙古學研究群。

值得一提的是， 2 0 0 2 年美國蒙古學研究中心（ A m e r i c a n  C e n t e r  f o r 

Mongolian Studies, ACMS）成立，這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學術教育組織。

歷年來資助了許多研究計畫，並促進了蒙古、中國、俄國與哈薩克境內蒙古人

的相關研究。然而，由於美國政府今年的預算緊縮，因此決議刪減教育部有關

國際教育計畫，又稱為標題六（Title VI）的預算，同時宣布暫停美國海外研究

中心計畫，這將會直接影響美國蒙古學研究中心的正常運作，對於推廣美國的

蒙古學來說相當不利。

不過，蒙古國政府似乎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並且有所反應。據蒙古國

立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主任Jantsan Bat-Ireedui表示，為了推廣蒙古學研究，蒙

古國準備資助數所美國名校發展蒙古學研究。
46

不過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的措

施。

45　Thomas Ewing, “Čhinese and Russian Policies in Outer Mongolia, 1911 to 1921”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Samuel M. Grupper, “The Manchu Imperial Cult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Texts and 
Studies of the Tantric Sanctuary of Mahakala at Mukden”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80); William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Tungus”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83); Bruce Lippard, “The 
Mongols and Byzantium, 1243-1341”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84); Robert K. Doebler, “Cities,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Mongolia: 1919-1990”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在上述學者中，William Rozycki目前在日本會津大學 (University of Aizu) 語言研究中心任教，而Robert K. 
Doebler曾在美國北中央大學 (North Central University) 與貝澤爾大學 (Bethel University) 任教人類學與語言學
相關課程，但目前在伊朗的庫德斯坦大學 (University of Kurdistan - Hewler) 任教。

46　Bat-Ireedui,Jantsan,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s New Policy on Mongolian Studies,”Lecture given at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S.A.,October 2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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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概況

目前美國蒙古學發展的重點，在於如何在既有的學科分野下，找到自身的

著力點而持續發展。以下針對目前美國主要的蒙古學者及其近年研究動態進行

介紹：

Györg y Kara（1935-），匈牙利籍蒙古學家，1961年獲得匈牙利厄特沃

什‧羅蘭大學（EötvösLoránd University〔ELTE〕，1921年前稱為布達佩斯大

學）博士，受業於著名蒙古學家Lajos（Louis）Ligeti（1902-1987）與突厥學家

Gyula（Julius）Németh（1890-1976）；1967年獲匈牙利科學院語言學學位候選

人；1975年獲蘇俄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歷史語言學博士。Kara教授自1964年起即

任教匈牙利厄特沃什‧羅蘭大學內陸亞洲研究系，後移居美國，自1988年起在

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擔任蒙古學教授。2011年7月11日於常設國際阿爾

泰學大會（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IAC）第54屆年會上

獲頒終身成就獎。
47

其研究主要以阿爾泰歷史語言學為主。近年來編著的主要

作品包括了《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藏蒙文與滿文手稿與雕版印刷品》、
48

《蒙

古游牧民族的文書：八個世紀多以來的蒙文書寫史》，
49

以及《索南嘎拉「善

說寶藏」辭典》。
50

目前正在整理其業師Ligeti教授留下的一篇有關14世紀葉門

多語詞彙的法文未刊稿以及其他手稿。

Alicia J. Campi（1949-），早年於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大學部學習

遠東史，並於1969年畢業，1973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研究與蒙古學碩士，1987年

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博士，追隨John GombojabHangin、Larry 

W. Moses與著名藏學家ThubtenJigmeNorbu（1922-2008）學習。
51

現任美國蒙古

學會會長，以及美蒙顧問團團長與執行總監。她的研究主要是蒙古近現代史與

47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Professor Kara Honore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s,” IU News Room, accessed 
July 31, 2011, http://newsinfo.iu.edu/news/page/normal/19090.html?emailID=19090.

48　György Kara ed., The Mongol and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AkadémiaiKiadó, 2000).

49　György Kara,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trans. by 
John R. Krueger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50　György Kara, Dictionary of SonomGara'sErdeni-yin Sang: A Middle Mongol Version of the Tibetan Sa-skya 
Legs Bshad: Mongol-English-Tibetan, assist. Marta Kiripolská (Leiden: Brill, 2009). 《善說寶藏》是藏傳佛
教薩迦派高僧貢嘎堅贊以藏文所寫之《薩迦格言》的中世紀蒙文譯本。

51　Alicia J. Campi,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ter Mongolia 1915-1927: 
the Kalgan Consular Records”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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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國際關係。其博士論文運用了美國張家口領事館檔案，討論1915至1927

年間的美國與外蒙之間的政治關係。其2009年的近作則關注於中國與俄國對於

二十世紀美蒙政治關係的影響。
52

Christopher P. Atwood（1964-），198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

系，受Cleaves與Fletcher啟發對蒙古學的興趣。1994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

洲與阿爾泰學博士，受業於György Kara與Larry W. Moses。現任印第安納大學

中央歐亞研究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興趣廣泛，但主要集中於內蒙古近代

史與蒙古帝國史。其代表著作為《內蒙古過渡時期（1911至1931年）的蒙古青

年與保安隊》，
53

以及《蒙古與蒙古帝國百科全書》。
54

預計近年內出版三本專

著，包括了：1）《聖武親征錄》的英譯本與文本研究；2）《部族的幻象：中

亞的可汗、草場與家族》（The Tribal Mirage: Khans, Pastures, and Families in 

Central Eurasia）；3）論文集《從儒家文化到世俗革命：內蒙古通往中國共產

主義之路》（From Confucian Culture to Secular Revolution: Inner Mongolia ś 

Path to hinese Communism）。

Robert W. Montgomery，1994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副修東亞研

究與蒙古學。
55

現任鮑德溫—華勒斯學院（Baldwin-Wallace College）歷史系副教

授，教授俄國史。其研究主要關注俄國治理布里亞特蒙古的政策。其近作《沙俄

晚期與蘇聯初期的民族與文化政策：布里亞特人與其語言》於2005年出版。
56

Johan Elverskog（1968-），分別於1995年與200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

陸亞洲與阿爾泰學碩士與博士。
57

現任南美以美大學（Souther n  Method i s t 

University）宗教研究系教授，專研清代蒙古與佛教史，最近的研究關注佛教與

52　Alicia J. Campi, The Impact of Čhina and Russia on United States-Mongolian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wiston,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53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2 vols.(Leiden: Brill, 2002). 

54　Christopher P. 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55　Robert W. Montgomery, “Buriat Language Policy, 19th C.-1928: A Case Study in Tsarist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ractices”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56　Robert W. Montgomery, Late Tsarist and Early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ultural Policy: The Buryats and 
their Language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57　Johan Elverskog,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ibetan Diamond Sutra with a Stud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in Four Mongolian Translations”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1995); “Buddhism, History and Power: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Mongol Identity”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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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之間的歷史互動。近年來出版的作品包括了《畏兀兒文佛教文獻》、
58

《我大清：中華帝國晚期的蒙古、佛教與國家》、
59

與《絲路上的佛教與伊

斯蘭教》。
60

譯註則有《珍珠念珠》、
61

《寶明經：十六世紀的阿勒坦汗與蒙

古》。
62

Peter K. Marsh，2002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博士。現任加州州

立大學東灣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音樂系助理教授，教授

民族音樂學與音樂史。
63

其研究領域為蒙古民俗與流行音樂。其博士論文《馬

頭琴與蒙古傳統的再想像》已於2009年出版。
64

另外，他也關注蒙古的嘻哈

（Hip-Hop）流行音樂。
65

Katherine Metzo，2003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北卡羅萊納大

學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UNC Charlotte）人類

學系助理教授。其研究領域為經濟人類學與應用人類學。其博士論文研究布里

亞特蒙古人的家戶、資源與經濟轉型。
66

Timothy May（1971-），1996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碩

士，
67

2004年獲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歷史學博士。
68

現任北喬治亞學院與州立大學（North Georgia College & State 

58　Johan 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Turnhout: Brepols, 1997).

59　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Č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60　Johan Elverskog, 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61　Johan Elverskog, The Pearl Rosary: Mongol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Ordos (Bloomington: 
Mongolia Society, 2007). 本書為Subuderike的譯註。

62　Johan Elverskog, The Jewel Translucent SČtra: Altan Khan and the Mongol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3). 本書為Erdenitunumalsudur的譯註。在中、日文學界中，本書又被稱為《阿勒坦汗傳》。

63　Peter K. Marsh, “Moving the World through Two Strings: The Horse-head Fiddle and the Cosmopolitan 
Reimagination of Tradition in Mongoli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2).

64　Peter K. Marsh, The Horse-head Fiddle and the Cosmopolitan Reimagination of Tradition in Mongol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65　Peter K. Marsh, “Our Generation is Opening its Eyes: Hip-Hop and Youth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9, vol. 3 (Nov 2010): 345-358.

66　Katherine Metzo, “‘It Didn't Used to be this Way’: Households, Resourc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unka Valley, Buriatia, Russian Federation”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3).

67　Timothy May, “ChormaqanNoyan: The First Mongol Military Governor in the Middle East”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1996).

68　Timothy May, “The Mechanics of Conquest and Governance: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1185-126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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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歷史與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領域為蒙古帝國軍事史。近

年來出版的作品包括了《蒙古的戰爭藝術》
69

以及《蒙古的文化與習俗》。
70

Melissa Andrea Cakars，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費城聖約

瑟夫大學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歷史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論

文為〈做為布里亞特人：西伯利亞的蘇維埃現代化〉。
71

她認為布里亞特蒙古

人並非如過去所認為的是蘇聯政策下的受害者，反而是蘇維埃現代化運動中的

主動參與者。不過根據筆者的私人通訊，她傾向認為自己是歐亞研究者，而不

僅僅只是蒙古學者而已。

Sarah Combellick-Bidney，2009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奧斯堡

大學 (Augsburg College) 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論文研究當代蒙古的競爭

發展與全球化。
72

目前研究興趣在於世界上不同社群對於全球化、發展與不平

等的應對之道。

以上，為目前活躍於美國學界的蒙古學者代表。以下，本文也略為介紹美

國的青年蒙古學者：

Brian G. Bauman，2005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博士。
73

其博

士論文經修改後於2008年出版。
74

其研究關注於蒙古佛教經典中的占星術

與占卜，同時比較了佛教與西方的時間觀。相對於希臘時代以降至啟蒙時

代的西方絕對時間觀念，佛教認為瞬間（instant）與持續期間（duration）

是有所不同的。而這兩種對立的時間觀影響了後世的科學概念，以及傳統

數學、治療、儀式與巫術等等。目前研究主題為《蒙古秘史》中的占星術

知識，以及但丁《神曲》中對於蒙古的認識。

69　Timothy May, The Mongol Art of War: Čhinggis Khan and the Mongol Military System (Yardley, Penn.: 
Westholme, 2007).

70　Timothy Ma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9).

71　Melissa Andrea Cakars, “Being Buryat: Soviet Modernization in Siberi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8).

72　Sarah Combellick-Bidney, “Contesting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in Mongoli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9).

73　Brian G. Baumann, “Divine Knowledge: Buddhist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Antoine Mostaert's Manual of 
Mongolian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74　Brian G. Baumann, Divine Knowledge: Buddhist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the Anonymous Manual of Mongolian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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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Petrie，2006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研究當

代蒙古那達慕盛會典禮的變遷。
75

即便政治制度不斷改變，每年一度的夏季那

達慕盛會總是成為蒙古政府合法性的展示場合。因此那達慕盛會是觀察蒙古政

治社會變遷的極佳場合。

Mikael Adrian Thompson，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博士。其博士論

文研究喀爾喀蒙古標準口語中的隱藏鼻音n之語尾變化。
76

目前研究主題為清代

蒙文文獻中的滿語成分。

Tr i s t r a N e w y e a r（ 1 9 7 4 -），分別於 2 0 0 4年與 2 0 1 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

中 央 歐 亞 研 究 碩 士 與 博 士 學 位 。 其 碩 士 論 文 研 究 喀 爾 喀 蒙 古 首 位 劇 作 家

Sonumbaljiri inBuyannemekhü的《近年歷史大綱》，又稱《辦事大臣三多》。
77

其博士論文研究布里亞特蒙古人的草根戲劇。在20世紀初，從伊爾庫茨克 

（Irkutsk）到赤塔（Chita），有許多草根劇團紛紛出現。戲劇成為布里亞特蒙

古人表現其生活、觀念與審美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

並透露出布里亞特蒙古人對於未來的遠景。
78

Andrew E. Shimunek，2007年獲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碩

士。其碩士論文研究契丹文的重建以及晚期中古漢語的音韻學。
79

目前就讀於

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研究方向為鮮卑語與契丹語的

關係。

Leland Liu Rogers（劉立倫，1972-），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

研究碩士。其碩士論文為《成吉思汗黃金史綱》的譯註，經修改後於2009年出

版。
80

目前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未來的研究

將從基因學探討蒙古民族的起源。

75　Katherine Petrie, “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kh Bayar Naadam Ceremony 
of Mongoli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6).

76　Mikael Adrian Thompson, “A Study of the Ana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Mongolian Hidden-n Declension in 
Colloquial Standard Khalkh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8).

77　TristraNewyear, “An Outline of Recent History: A Translation of the Mongolian Author Buyannemekhü’s 
First Play”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04).

78　TristraNewyear Yeager, “The Drama of Enlightenment, the Discourse of Darkness: Buryat Grassroots 
Theater, 1908-1930”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10).

79　Andrew E. Shimunek, “Toward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Kitan Language, with Notes on Northern Late Middle 
Čhinese Phonology”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07).

80　Leland Liu Rogers, The Golden Summary of CinggisQaγan: CinggisQaγan-u AltanTobci (Wiesbaden: 
HarrassowitzVerlag, 2009). 其原始材料主要來自於Dorongγ-a, CinggisQaγan-u takil-un sudurorosibai. 
Mongγol-qaγuciteüken nom-un baγlaγ-a. Hohhot: ÖbörMongγol-unarad-un keblel-ünqoriy-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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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anjargalChuluunbaatar（1976-），2009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

碩士。她與Leland Liu Rogers為夫妻。其碩士論文為《青史》的譯註，
81

預計近

年內由德國HarrassowitzVerlag出版社出版。現就讀於蒙古國立大學歷史系博士

班。

A l i c e  W.  S e d d o n ， 2 0 0 9 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其碩

士論文研究十九世紀末喀爾喀蒙古S e d b a z a r î n L u w s a n d o d ow的文學作品。
82

Luwsandodow曾於1897年任外藩蒙古札薩克圖汗部的協理將軍。惜因病而未

能繼續博士學業。

Teresa Nichols，2009年獲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碩士，現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

人類學博士班。博士研究方向為當代蒙古的文化遺產與國際非營利組織。其研

究探討蒙古國內的文化組織如何與國際非營利組織共同塑造蒙古的文化傳統。

Roberta Charpentier，201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現任美

國蒙古學研究中心駐烏蘭巴托辦事處主任。其碩士論文研究現代蒙古國文字改

革之所以成功的因素，並且討論了在全球化浪潮影響下，蒙古國內部關於使用

息立爾字母（Cyrillic script）與拉丁字母之間的爭論。
83

蔡偉傑，2005年獲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碩士，
84

2010年獲印第安納大

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現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主要的

關注點為蒙古與滿洲史。研究主題包括了族群暴力、殖民主義與歷史人類學。

目前研究方向為18世紀的蒙古史學、知識分子與認同。

Devon Dear，現為哈佛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委員會博士候選人，其博

士論文研究主題為清末民初（1861-1921）蒙古牧民的分類與犯罪。

Jonathan Schlesinger，現為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博士候選人，主要以滿文檔案研究清代蒙古

環境史。自2012年秋季起，任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另外還有一些在美國的蒙古籍學者，包括了：

81　UdaanjargalChuluunbaatar,“KökeTeüke: Činggisqaγan-u üy-e uliral-itemdeglegsenqad-un ündüsün-ü 
šastirköketeüke: The Blu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Lineage Recording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ČinggisQaγan: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09).

82　Alice W. Seddon, “The Writings of General Lu: Religion and Rule in Khalkha Mongol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09).

83　Roberta Charpentier,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cript Reform: The Case of 
Mongolia” (M.A.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10).

84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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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renchuntLegden，蒙古人文學大學碩士。長期從事蒙語教學。現任教於

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擔任蒙語講師。並編著有《您好嗎？蒙語教科

書》（Sainbainauu? Mongolian Language Textbook），共分初級、中級與高級三

冊，也是廣為流傳的蒙語教科書。

Sa r uu l -ErdeneMyagmar，語言學博士，曾於蒙古國立教育大學教授現

代蒙語形態學以及蒙古語文史。後來在維吉尼亞州（V i r g i n i a）的阿靈頓

（Arrington）建立了蒙古文化中心。目前任職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從事蒙文書

籍的編目工作。

陸、結語

本文簡短回顧了美國蒙古學的學術傳統，並且對近年來的美國蒙古學與蒙

古相關研究進行了概述。即便許多從事蒙古相關研究的學者很難被歸類為蒙古

學者，但是他們的工作仍然值得我們借鏡。因此本文仍舊希望能夠將美國蒙古

學相關研究整體趨勢呈現出來。

簡而言之，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始於二次大戰後。二次大戰後前往美國

避難的歐洲的蒙古學家及中國的蒙古知識分子成為了美國蒙古學發展的先驅。

再加上美國政府挹注資金，在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機構的緣故，美國蒙古學在

1960到1980年代間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者

老成凋零，缺乏資金，加上蒙古學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

類，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至於美國蒙古學研究沒有能夠

隨著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

由前述簡介可知，目前除了持續既有的蒙古帝國史與相關阿爾泰學研究

外，美國蒙古學的發展趨勢在於：

(1)以藏傳佛教為主題，與內陸亞洲佛教文化圈和佛教研究建立緊密聯繫。

代表學者包括了前述的John Krueger、György Kara、Christopher Atwood、

Morris Rossabi、Timothy May、Brian G. Bauman、Andrew Shimunek、Leland 

Liu Rogers等人。

( 2 )以中國近現代邊疆史為主題，與東亞研究進行連結。例如A l i c i a  J. 

Campi、Chr is topher  Atwood、Al ice  W.  Seddon、Devon Dear  、 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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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singer，與蔡偉傑等人。

(3)以社會主義發展為主題，與俄屬中亞研究結合。代表學者包括了前述的

Robert A. Rupen、IvetaSilova、Gita Steiner-Khamsi、Melissa Andrea Cakars、

Sarah Combellick-Bidney，與TristraNewyear。

( 4 )以俄國境內的蒙古人為主題，與俄國研究進行結合。代表學者包括

了前述的Robert W. Montgomery、Katherine Metzo、Melissa Andrea Cakars與

TristraNewyear。

( 5 ) 以 絲 路 為 主 題 ， 探 討 中 國 與 內 陸 亞 洲 的 文 化 交 流 史 。 譬 如 J o h a n 

Elverskog。

(6)以當代蒙古為田野地點，開展蒙古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實地研究。例如

Peter K. Marsh、Sarah Combellick-Bidney、Katherine Petrie、Teresa Nichols、

Roberta Charpe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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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America started in the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refugee Mongolists or Mongol intellectuals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escaping from the Communist rule in Soviet Union or China. Due to their endeavors, 
Mongolian studies had flour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ening of 
independent Mongolia State and Inner Mongolia of China. In contrast, it began to recess. The 
difficulty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 had not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field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orresponding 
academic situation under the Cold War. Therefore, the prospect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find its own niches in the given academic fields and keep developing. 
So far, except continuing the studies about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 
khanates and relevant Altaic peoples, there are five trends: 1) to build strong links with Inner 
Asian Buddhist kulturkreis and Buddhism studies through Tibetan Buddhism; 2) to connect 
to East Asian Studies via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3) to bond 
with Soviet Central Asia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tates; 4) to tie to Russian 
Studies via the Mongols in Russia; 5) to focus o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ner 
Asia by Silk Road; 6) to conduct fieldwork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Mongoli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Asia, 
                      Tibetan Buddhism, Silk Road

The Current Trends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U.S.A


